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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想 20 年前，十歲的我第一次跟父母由巴基斯坦來到香港，投靠在港的爺爺和

嫲嫲。媽媽牽著我的手等候巴士，我默默窺探周遭的每一物每一人，回望注視我

們的目光，聽著不明白的喧嚷，緊張的心情令我更思念久違的家人。爺爺和嫲嫲

站在一座高樓前迎接我們，走到一條像魔術般有無數大門的狹窄走廊。爺爺突然

在一道鐵閘前停下，屋內傳出熟悉的聲音，表兄妹立刻雀躍地衝向我，「家」的

感覺令我未有在意空間的局促，更享受當下的團圓。 

 
除了與家人重聚，我在香港亦體驗精采的校園生活，同學雖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，

但無阻我們打成一片：地鐵站內齊集朋友、趕上回校的小巴、到附近籃球場打波

⋯⋯生活就如一般本地學生無異。但人漸長大，慢慢需要負擔上更大的傳統責任，

需要踏足舒適圈外的社會，開始要工作去養妻活兒，並在此地方組織自己的家庭

⋯⋯ 

 
我在求職的過程中，向家人和朋友詢問不同職位空缺，發現行業不外乎地盤、保

安、廚房工作。年少氣盛的我仍然希望探索自己更大的可能性，幾年間在兼職工

作的同時，不斷出入於勞工處和其他職業介紹的機構。當得到新工作的面試機會，

往往避不開「你邊度嚟㗎？」天真的我第一次聽不懂箇中意思，回答說「油麻地」，

再被追問之下才明白對方有興趣的是我的種族。年幼的我認為即使自己擁有非華

裔的外貌，但也是與香港成長，受香港的文化薰陶；即使未必能明白廣東話的每

字每句，我也至少能正確地向小巴司機道出：「轉彎，有落！」因此，我心底內

一直自信地說：「我是巴基斯坦裔香港人。」可是當這身分問題日復日地被問及

時，難免耿耿於懷，開始有一絲動搖——我是香港人嗎？或是巴基斯坦人？ 

 
還記得早前因婆婆健康情況，我們舉家回鄉探病，我與表親亦四處遊覽巴基斯坦。

這地方雖然是我出生之地，但社會風氣上給予我一份陌生感，是旅行的感覺。有

趣的是，當我與當地人交談時，他們亦會問到我從哪裡來。我驚訝地想著自己到

底留下甚麼蛛絲馬跡，可能是衣著風格、可能是說話的口音、甚至乎可能是思考

模式。經過回鄉一事後，我對此心存芥蒂，到底哪裡才是我的家？ 

 
回到香港機場的那天，眼中景象由鄉村田野中的漫步，一步一步追趕上這城市齒



輪的移動，匆匆穿梭在人群之間，不知不覺間我已與這個城市密不可分，習慣了

急促的節奏，只希望家人衣食無憂，幸福生活。經過重重波折後，我找到一份市

場營銷的工作，找到職場上的滿足感。同時我與一生最愛的妻子結婚，誕下兩個

小寶貝，在香港建立屬於我的家。看見他們在公園中無憂地玩耍，猶如望到少時

在農田中追逐的我，同時幻想著長大後的他們會是怎樣。 

 
近年來香港人都經歷不少離別聚散，告別和團聚或都會令我們尤其感觸，相信大

家都明白在一個全新地方去建立新生活、新網絡絕不容易。而天主教勞工事務委

員會觀察到這點，因此教會一直為在港非華裔勞工提供針對性服務，透過網絡建

立、實質及情緒上支援工友，讓他們得到更完善的生活保障。同時中心亦定時安

排各式各樣的活動，組織工友互相幫助，建立一份歸屬感和使命感去服務更多其

他工友，聚集更多人在這路上同行。我們共同的信念是去服務最小的兄弟姊妹，

儘管膚色、種族、語言上的不同，我們都會同樣地有被聆聽、被接納的需要。教

會團結的力量連結更多的他和她，讓我們能關懷更多社會上有需要的非華裔兄弟

姊妹。 

 

教區勞工牧民中心-少數族裔服務  供稿 


